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逢周一、五見報

抄書之樂

不少人問我如何看網絡瘋傳兩名
小學生辯論時針鋒相對的視頻。那片
段近期在城中 「洗版」 式傳播，還出
現不少後續報道，實在很難留意不
到。

自從不再從事與辯論相關的工作
後，甚少看辯論比賽。一來到了人生
「收火」 的階段，知道萬事皆有天

意，已覺沒什麼好爭辯；二來辯論台
上台下的參與者，倘若投入賽事，精
神都會繃緊，我覺得這樣很累；三來
辯論員除非功力異常深厚，有看透世
情的修為（不過這類人應不會再參

賽），否則比賽過程難免涉及意氣，而
我正處於較重視 「莫生氣、養身心」
的年華，所以不再是我追求的刺激。

然而作為一名要緊貼時事的創作
人，我看了那段視頻。兩名樣子聰明
伶俐的小學生，一男一女，正進行
「自由辯論」 比賽環節。他們的辭令
皆不俗，都有人中之龍鳳的氣場。由
於廣傳的是賽事片段，所以我只能估
計他們在爭辯有關人生幸福的命題。
只見女生突然說： 「你係唔係嬲咗我
（你是否在生我的氣）？」 男生立刻
回應，直指女生的提問與辯題無關，

然後鎮定地大談己方論點。坦白說，
二人都來自名校，語言能力和臨場反
應優秀不足為怪，但比賽十數年後才
成網絡熱話，更被人起底，那就真的
匪夷所思。幸而他們長大後一表人
才，且學業有成，發展符合人生軌跡
的常態，令人欣慰。我認識女生當年
的辯論導師，為人熱心教學、和藹可
親，看到其高足比賽的表現至今仍為
人津津樂道，實在可喜可賀。

至於怎樣評價女生的提問，我認
為那莫名其妙的言論在 「自由辯論」
環節不算什麼，因為雙方要梅花間竹

站起來發言，過程中沒有緩衝時間，
因此有時言論純屬興之所至，或刻意
發動心理戰，也不稀奇。我只覺得那
男生太認真去回應對方了，倒不如借
勢表白： 「我沒有生你的氣，相反有
一點點喜歡了你，這就是幸福」 ，盡
快將現場焦點都扳回己身，正所謂輸
人也不可以輸陣。





抄書這件事，現在估計做的人越
來越少了。在印刷不發達的時代，抄
書幾乎是讀書的標配。宋代歐陽修家
窮，學習全靠借書抄。明代宋濂也是
如此。他在著名的《送東陽馬生序》
裏 「憶苦思甜」 ，說自己年輕時好
學，但家裏窮買不起書， 「每假借於
藏書之家，手自筆錄，計日以還。」
因為是借來的書，雖然天寒凍手，還
是抓緊抄完還回去。

古代還有人以抄書為業。唐代寺
廟中就有幫人抄佛經的 「學郎」 。不
過，當謀生成為唯一目的時，任何事

情都會變得面目可憎。學郎們當 「人
肉印刷機」 的滋味和宋濂以筆為槳遨
遊學海的感受很不同，煩悶的心情被
他們寫在抄經多餘的紙張上保留下
來。有的吐槽僱主沒有及時支付抄經
費， 「寫書今日了，因何不送錢。誰
家無賴漢，回面不相看。」 也有為即
將到手的薪酬而寬心， 「今日寫書
了，合有五升米。高貸不可得，還是
自身災」 。

到了現代，抄書成了治學方式或
者文化生活的愛好。魯迅從小喜歡抄
書。讀到奇文古字就抄寫下來。魯迅

博物館至今保存着他抄寫的明代編纂
的大型叢書《說郛錄要》。在北京當
公務員時，從小養成的 「抄書癖」 發
揚光大，抄古碑，鈎沉古小說，輯錄
會稽文獻，緩解了 「鐵屋子」 裏的彷
徨沉悶，也為即將迸發的 「吶喊」 積
攢了力氣。

我這一代人，書抄得不多，少年
時港台流行歌曲倒抄過不少。寫滿
「四大天王」 歌壇戰績的本子摞成青
春簿冊。而今書變成了電子書，動動
指頭就能複製，抄書顯得有些滑稽
了。不過，我還是會在無事可做的下

午或俗事已了的清夜，茶一杯，紙數
張，抄幾首新讀的古詩，做幾條讀書
札記。心知這些詩文碎語抄後不久便
會被遺忘在書桌上落灰而至於當廢紙
扔掉，而不是像年輕時抄歌詞那樣成
冊地保存，卻仍像滾石頭的西西弗做
着無用功，彷彿一個戒煙的人偶爾拿
起煙卷聞一聞。

樂莫樂兮新相知

你嬲咗我？

消失的野豬
每逢節假日，香港人都不乏

前去深圳的消費者。飲飲食食，
需要一份 「吃貨」 指南。應運而
生，香港無綫電視台推出飲食節
目《吃貨橫掃深圳》，一班電視
台的主持人去深圳，四處搵嘢
食，推薦當地的美食餐廳，並附
上地址和介紹。

既然是推介飲食的節目，譬
如說到一種配搭套餐，不僅會介
紹其食材特點，更會介紹口感，
嫩肉如何入口即化，湯品如何甜
美，再如動人的點心餐廳、抵食
又新鮮的日式鐵板燒餐廳、任食
活海鮮、連湯底也可自製的自助
火鍋餐廳等，都十分吸引人。夜
晚睡前，如果不小心刷到節目視
頻，真是隔着屏幕都會垂涎欲
滴。

《吃貨橫掃深圳》雖然不似
此前的居家教煮飯節目，也不像
《男神廚房》那般，以明星真人
騷去吸引觀眾，這檔節目走 「平

民化路線」 ，介紹的是平價美食
餐廳，並會兼顧網紅店打卡，還
會隨之呈現一些風土人情等。

飲食節目為食客送上一份消
費指南，食客按圖索驥，也樂得
開心，但享受過美食之後，留下
了什麼？

一直以來，香港的飲食節
目，都各有側重，且在發展變化
過程中，愈來愈貼地，注重吸引
觀眾的介紹食物手法，但是否也
可以有一些變奏？

譬如其實香港本地還有很多
美食故事尚未被發掘，那些來自
民間的美味，甚至是隨着時光變
遷而消失的美味，都值得被發現
和記錄。

父親的老友之一剛和先生去日本旅
遊歸來，聽說還首次嘗試了郵輪。上周
他們幾人一起去公園喝茶，問她感覺如
何。她說吃得一般，睡得不好，在所謂
的豪華郵輪上陪先生走來走去，每天至
少一萬步，累得慌。這位女士每次出門
旅遊都要隨身攜帶乾淨的毛巾、床單等
生活用品，因為擔心酒店的不衞生。而
且她往往吃不好，睡不着。倒是她先生
出門總是興致盎然，吃得下，睡得香，
頭一挨枕就開始打呼嚕， 「沒心沒
肺」 ，讓她又羨又氣。

旅遊並非適合每個人。對愛宅在家
裏的人來說，旅遊是花錢買罪受。老實
說，哪怕熱愛旅遊者，大概也不能違心
地說出門在外就是比在家舒服。熟悉的
地點，熟悉的氣候，熟悉的人物，熟悉
的食物，熟悉的作息，在家一切都那麼
順理成章，絲滑順暢。而出門在外，哪
怕是豪華之旅，也必須努力適應諸多不
習慣、不方便之處，有時還要應對突發
事件甚至是危險情況。但熱衷旅行者追
求的可能正是跨出舒適圈，增長見識，
開闊眼界的機會吧。

安於一隅固然舒服，但日子太順當
難免單調乏味。偶爾出去轉一轉，激發
一下能動性，別樣的體驗會催生獨特的
靈感。更何況旅遊的樂趣可以分段享
受。去之前調研、計劃，制訂攻略，期
待滿滿。到了地點全身心投入，暫時忘
卻庸常人生的蠅營狗苟。結束旅程後還
可反覆回味，在回憶中修正不良體驗，
回家與朋友、親人分享又能增添一重樂
趣。

當然，要真正享受旅遊之樂的前提
條件是調整心態。不挑剔，不抱怨，處
變不驚，自得其樂才是外出旅遊的正確
姿勢。

四月二十二日，潮州市饒宗頤博
物館揭牌儀式在潮州古城的 「頤園」
舉行。自此，該館成為目前海內外唯
一一家專門保護和展示國際著名漢學
家、國學大師饒宗頤文化寶藏的國有
博物館。

這座博物館的前身，是潮州市饒
宗頤學術館。潮州是饒宗頤的家鄉，
也是他學問生成的搖籃。喜愛國學者
到潮州旅遊，這裏是值得一訪之地，
能親身感受到饒教授過去的治學精
神。該館創建於一九九五年，隨着館
藏文物資料的豐富，於二○○六年擴

建為現貌，取名 「頤園」 。園中既有
假山亭榭，又有艷麗的嵌瓷，精緻的
木雕、石刻，彰顯了潮州濃郁的地方
特色。 「頤園」 有八景，每一景都各

有特色，漫步其間，移步換景，令人
流連忘返。

館內現有三個常設展廳，分別介
紹饒宗頤的生平事跡和榮譽、學術研
究成就，以及他各個時期的書畫作
品。吸睛的展品不少，如饒宗頤秀雅
工整的論文手書、令人驚嘆的 「潮州
八景」 小畫、為古橋 「廣濟橋」 題寫
牌匾的書法原稿（附圖，中間作品）
等等。

對家鄉一往情深的饒公，在古城
的建設方面亦傾注了大量心血，尤其
是舊儀再現的潮州廣濟橋。二○○七

年，廣濟橋修復完成時，遠在海外的
饒公雖未能蒞臨潮州分享喜悅，仍為
廣濟橋題字。

如今，時常有遊客慕名來到博物
館參觀，潛心揣摩饒公的字畫，不僅
心懷敬仰之情，更生探古賞藝之趣。





潮州市饒宗頤博物館揭牌

《吃貨橫掃深圳》

旅遊的苦與樂

小說裏少不了數字。有些
是虛指，如九九八十一難、趙
雲七進七出、十萬貫金珠寶
貝，實際並沒有那麼精確。有
些雖然與故事情節嚴絲合縫，
一百單八將、七擒七縱，未免
有強行湊數之嫌。

比如畢飛宇的小說《青
衣》裏， 「風和太陽都像婚後
第十七天的新娘，美麗而疲
憊。」 「那種永遠都是二十攝
氏度的眼神。」 為什麼一定是
第十七天、二十度呢？似乎明
白是什麼意思，但又不明白為
什麼這麼精確；似乎不合理，
但又覺得不可更改。這真是數
字的魔力。

還有莫言《生死疲勞》
裏，為了治療毒瘡，用一條兩
米多長的蛇褪下的皮，炒了七

個雞蛋。難道六個、八個不行嗎？就像
第十六天的新娘、二十五度的眼神，其
實也都說得通。但是，一經作者像釘釘
子般，將這個數字楔進字裏行間，它竟
讓人覺得天經地義、本該如此、不可撼
動了。這種 「精心」 計算的背後，透着
一絲絲的狡黠與炫技，卻又頗耐尋味咀
嚼。

韓少功的《馬橋詞典》裏，為突出
一個老貧農活學活用哲學思想，刻意將
其年齡改老，因為 「六十五歲的人冒雨
搶收集體的穀子，與五十六歲的人冒雨
搶收集體的穀子，哲學意義當然不一
樣」 。輕輕一筆，將那個瘋狂年代鼓吹
的所謂 「哲學意義」 解構得四腳朝天。

當然也不止是小說。古代威尼斯城
邦執政官有個頭銜是 「八分之三個羅馬
帝國的領主」 ，因為他們在君士坦丁堡
佔據了八分之三的面積，這將威尼斯人
商業至上的信條表現得淋漓盡致。

汪曾祺寫過一篇《美國女生》的散
文。他住在愛荷華（又譯：艾奧瓦）
時，坐在河邊休息，看到旁邊一對學生
在親吻。 「我都抽了三根煙了，他們還
沒有完。」 這精精確確的 「三根煙」 ，
刻畫了美國人，更刻畫了這個可愛的老
頭自己。



家住西貢的恆仔，近來很少在網上
發布野豬的圖片和視頻了，這讓過往習
慣從他個人專頁觀察香港野豬動態的粉
絲們，一時有一點不適應。

有粉絲重溫恆仔之前發布的視頻，
有兩隻大野豬帶三隻小野豬橫穿馬路，
到對面覓食，行駛中的巴士、的士和私
家車自動停下，給野豬 「一家五口」 讓
出通道；有夜黑風高，紅綠燈前停着幾
輛 「歸家心切」 的私家車，偶遇一頭
「獨行俠」 野豬雙腳站直，雙爪趴在車
窗，好奇地東張西望；有兩隻中型野豬
結伴同行，穿越人行天橋，兩端各十級
的上下階梯，似乎一點也難不倒牠
們……

恆仔過往用手機記錄西貢的生活，
也記錄周邊常見、來去自由的一群野
豬。但是，野豬過往大搖大擺，與車輛
和行人共用馬路的場景，走近民居滋擾
路人的舉動，恆仔今後恐怕沒那麼容易
拍到了。根據香港加強管理野豬的新
例，漁護署會定期捕捉對公眾構成潛在
危險或滋擾的野豬，並加以人道毀滅。

據漁護署四月提交予立法會資料，
截至二月，在二○二三至二○二四年
度，署方接獲九百二十六宗野豬滋擾相
關投訴，同期捕獲五百二十八頭野豬，
並人道處理五百一十五頭，按年增百分
之四十三。野豬捕獲數量和人道處理數
量，均創五年新高。

從漁護署過去五年 「捕捉行動」 的
出動紀錄，可見香港野豬出沒的熱點，
其中出動二百次以上是港島南區，出動
一百次以上是西貢和中西區。這從另一
角度印證，恆仔所住之西貢，曾是野豬
活躍地區。經漁護署逾百次 「捕捉」
後，相信剩餘的漏網野豬，再不敢輕易
現身 「以身試法」 。

無野豬可拍的日子，恆仔開始將鏡
頭對準在西貢海邊活動的各式海鳥，相
信很快，他的網上個人專頁就會被海
鷗、海鵰所 「佔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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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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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國楚人屈原在詩集《九歌》寫
了一篇〈少司命〉。誰是少司命呢？

傳說，少司命是主管兒童的命運
之神，屈原寫道： 「秋蘭兮青青，綠
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
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
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
相知。」

詩句描述楚人祭神之時，少司命
降臨祭壇，一人見少司命無視滿堂美
人，唯獨與自己四目交投，於是感到
「樂莫樂兮新相知」 ，即感到快樂之

最，莫過於新結交一位知心友。
知心友，可遇不可求，我想，只

要認識到新朋友，足以教人快樂。在
《尼各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一書，亞里士多德便說，朋
友乃幸福（eudaimonia）生活必不可
缺的元素，而我們有三類朋友。

第一類是 「有用的朋友」 。驟耳
聽來，這好像是功利的說法，彷彿朋
友是可以利用的，或只是一種功能。
然而，亞里士多德想指出的是，有一
些朋友是在特定處境而出現的。當處
境猶在，朋友便 「有用」 ，當那處境
消失，這些 「有用的朋友」 也會散
去。

舉例，當你去學打羽毛球，你在

班上會認識一些新朋友，你們一同學
習、訓練，乃彼此 「有用的朋友」 ，
而你們在相處時也是真心相待，但若
然有天，你不再打羽毛球了，這 「有
用的」 朋友圈便會慢慢消散。

第二類友誼是 「愉快的朋友」 。
我們與 「愉快的朋友」 相處，會得到
自自然然的快樂，而這一種自然，建
基於生活習慣或行為模式的契合。因
此，當年紀漸長，或生活模式改變
了，我們跟 「愉快的朋友」 也會有散
有聚。

亞里士多德認為，我們要追求第
三類朋友，即 「美好的朋友」 。 「美

好的朋友」 是有批判思考的，他們會
提醒我們的不是，也會鼓勵我們更有
勇氣地前行，同時， 「美好的朋友」
不會洩密，又會在我們傷心時懂得靜
靜陪伴。

話說回來，屈原筆下的美人，居
然感到與命運之神交朋友？命運之
神，實屬哪一類的朋友呢？


